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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晨 冯丽

从西安出发，过渭河、翻秦岭，抵至
汉中。这条路，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
院硕士研究生崔文瑞与“青马工程”培训
班的同学，乘坐高铁只用了1小时20分
钟。同样的路，87年前，西安临时大学千
余名师生，跋山涉水，用了近一个月。

站在汉中市城固县古路坝国立西北
联合大学工学院办学旧址，崔文瑞四处
眺望，青山苍翠，溪流有声，眼前景色
与87年前似乎未有太大区别。抗战烽火
中师生西迁建校、弦歌不辍的身影渐渐
模糊了视线，一段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
则渐渐清晰……

扎根大西北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
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北平、天津
的大学遭受空前浩劫，被迫千里西迁。

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
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西
安临时大学成立，于艰难困苦之中，为
中华续文脉、育英才。

1938年3月，随着战局变化，西安
临时大学再迁汉中，分设在城固、南
郑、勉县三县六处办学，4月改名为国
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之名仅存在
1 年 4 个月后，又分设为国立西北大
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
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
院，五校分立、合作办学。

在西北联大成立之前，西北虽有高
等教育的萌芽，但根基薄弱。西北联大
整体植入了广袤的西北大地，从根本上
改变了西北高等教育落后的面貌。

抗战胜利后，西北联大继续“扎根西
北、建设西北”。除部分院校和师生复员
迁校外，其主体留在了陕甘，为西北地区
留下由文、理、工、农、医、师范等构成的
一个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

国立西北大学后发展为如今的西北

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后发展为如今的
西北工业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后发展
为如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立西北
医学院汇入陕甘医学教育，奠定了西北
医学高等教育基础，后发展为如今的西
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后发展为如今的西北师范大学。

时至今日，西北不少高校均与西北
联大有着直接源流或传承关系。“可以
说，没有西北联合大学，就没有今天的
西北高等教育。”西北工业大学党委宣
传部副部长陈仲昌介绍。

古路坝灯火

古路坝是一个小山村的名字，位于
城固县东南12公里处。村旁一座小山上
有一座天主教堂，当年国立西北工学院
即借此为校园。

国立西北工学院是第一个从西北联
大母体分出并独立的院校。1938 年 7
月，西北联大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
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组成国立
西北工学院，设土木、机电、化工、纺织、
机械、矿冶、水利、航空8个系科，是当时
国内工科学科最齐全的高等学府，也是
当时西北地区唯一的高等工程学府。

彼时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虽僻居深
山，交通不便，条件艰苦，但还可以放下
安静的书桌。一批著名学者来此从教，
如李书田、赖琏、潘承孝、张国藩、金宝
桢、魏寿昆等，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优良学风，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工程技术
人才。

学生们大多从沦陷区辗转来此，
“科教救国”之心更加坚定，发愤苦
读、通宵达旦。深山夜浓，远远望去，
古路坝教室的灯光——油灯之光、蜡烛
之光彻夜闪烁不息，遂留下了“古路坝
灯火”的佳话。

著名材料学泰斗、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师昌绪院士，是1941年入校
的学生。他回忆说：“我与曾任清华大
学校长的高景德同住一个宿舍，可是我
们很少在宿舍见面，因为他经常半夜才
从教室归来，而我则两三点起床，一直
在教室学习到吃早饭。因此，尽管我们
同吃、同住、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但在
一起聊天的时间不多。”

草舍茅棚，莘莘学子，孜孜研读。
8年的古路坝岁月，练就了国立西北工
学院师生“公诚勇毅”的品格，学校走
出了1400多名毕业生，培养出师昌绪、
吴自良、高景德、史绍熙等11位院士。

古路坝灯火，也成为中国教育在抗
战烽火中弦歌不绝的重要象征。

为国铸重剑

自诞生起，西工大人就肩负着救
国、报国、强国的使命。

西工大校史馆有一面“第一墙”，
记录了学校众多“新中国第一”：中国
第一架小型无人机、第一型50公斤级水
下无人智能航行器、第一台航空机载计
算机、第一型航空吊放声呐、世界首颗
12U立方星“翱翔之星”，等等。

为党育英才，为国铸重剑。多年
来，学校充分发挥“航空、航天、航
海”特色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世
界科技前沿，为武器装备研制、国防领
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安全可控和国民经
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组数据足令西工大人自豪：学校为
国防科技事业和国民经济建设输送了35
万名人才，培养出63位两院院士和67位
将军，走出了歼-20、运-20、直-20 等一
批国之重器的总师，被誉为“总师摇篮”；
国防就业毕业生比例连续多年超 40%，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就业比
例达88%，形成了独特的“西工大现象”。

在“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纪念碑
旁，崔文瑞和同学们齐声朗诵“公诚勇
毅”校训，以青春之声传承红色基因。

“‘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入
侵，因为不愿意当亡国奴，历经千辛万
苦流亡到后方，那时我就想，中国必须
强盛起来！——使中国强大、强盛，成
了一辈子的理想。”从古路坝的灯火到
军工院所的第一线，从和合南北的巍巍
秦岭到五洲四海的世界舞台，当年师昌
绪等西工学子的理想，如今正被一代代
西工大人接力传承。

崔文瑞参与的“遥感大数据智能处
理与分析平台”，获得了中国国际大学
生创新大赛 （2024） 全国总决赛金奖，
6年的西工大时光，为他深深烙下了报
国强国的印记——

“中国一定强起来，就在我们这一
代！”

今天，我们从西北工业大学出发重访西北联大和西北工学院

“中国必须强起来，一定强起来!”

本报讯（记者 尹晓军 通
讯员 曲倩倩）在甘肃省白银市
一处农田旁的厂房内，机器转动
声与淡淡的“酒糟香”交织。仅
需3小时，成吨的尾菜、畜禽粪
污便转化为黝黑细腻的有机肥，
直接装车运往田间。

这是兰州大学绿色材料研发
中心“沃土再生”团队的技术成果
——多元有机废弃物协同高效处
理技术（RRT 技术，即快速处理
技术）的产业化场景。“过去处理
一吨尾菜需要 30 天，现在只需
喝杯咖啡的时间就搞定了。”团
队负责人刘伟生教授说。

技术突破：“分子剪刀”实
现废弃物绿色转化

据统计，甘肃高原夏菜产业
每年要产生数百万吨废弃菜叶。
传统处理方式如焚烧、填埋或自
然堆肥，不仅效率低下，还会导
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刘伟生说，要实现农业废弃
物的高效绿色化处理，必须打破
传统思维模式，研发全新的技术
和工艺。

“多元有机废弃物协同高效
处理技术”是“沃土再生”团队的
核心成果。团队核心成员黄延盛
介绍说，该项目技术核心在于自
主研发的纳米复合催化剂，由天
然凹凸棒石改性而成，通过与生
物酶、模拟酶的复合，像一把“分
子剪刀”，能快速切断有机物分子
链，从而快速降解有机废弃物中
的复杂成分。

据团队技术数据显示，利用
RRT 技术可以将废弃物的绿色
转化处理时间从传统堆肥的15至60天缩短至3小时，总
养分和有机质的转化率高达99%以上。“传统堆肥像‘自
然界的慢炖’，我们是‘分子级爆炒’，整个处理过程无废
水、温室气体产生。”团队核心成员武银朝形象地比喻技
术原理。

产业化路径：“多点开花”催生农作物提质增效

为实现技术产业化落地，团队形成了一套从实验到产
品落地熟练的动态协作机制。黄延盛介绍，团队采用“一
事一策”分工模式，依据具体项目目标需求，结合成员当
期能力优势进行角色分配。

同时，与相关企业合作，将实验室技术逐步落实到中
试和产业化阶段。团队核心成员刘姣兰说，在这个过程
中，不仅优化了催化剂的配方和工艺流程，还通过持续优
化催化剂配方与生产工艺，研制出模块化处理设备。

为更好地验证RRT技术生产的凹凸棒复合微生物肥
（RRT有机肥）应用效果，团队在全国多地建立示范基地。
目前，农作物提质增效技术已在甘肃、湖南、山东、四川等十
余个省形成示范效应。经系统化验证，该技术在辣椒、西红
柿、枸杞等十余类经济作物中展现出显著应用价值。

刘伟生表示，通过系统优化作物生理代谢，在保证增产的
基础上，同步实现重金属消减、营养物质富集和商品性状改良
三大突破，为农产品的品质升级提供了可复制技术范式。

双重效益：“碳减排”带来实实在在收益

“传统填埋法处理1吨废弃物，碳足迹高达753公斤二氧
化碳，堆肥法有451公斤，焚烧法也有376公斤，而我们的
RRT技术仅产生18.81公斤。”刘伟生介绍，通过团队多年潜
心研发，成功将污染物处理后的碳足迹缩减至原来的1/40。

这一技术突破，意味着在处理农业废弃物时能够显著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环保的处理
方式正在兴起。

此外，RRT 技术在经济层面也显现出令人瞩目的表
现。从团队的财务报表上，可以看到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
投资100万至150万元的28立方米设备，单批次3小时即可
处理15吨进料，产出11.55吨有机肥，每批次毛利高达1万
多元；按年产量269吨计算，年毛利超过2000万元。

刘伟生表示，团队将进一步拓展产业链，将技术推广
到全国，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不断跨越，让技术在
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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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龙超凡 通讯员 吴伟锋 林志荣）近
日，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鞋类专业师生携手福建辉腾鞋业
开展公益社会实践活动，为莆田市仙游县郊尾镇埕边村82
位留守老人送上定制爱心鞋，并现场开展脚型数据采集与
足部健康义诊。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老人家随着年龄增
长，脚部会出现骨质增生、足弓塌陷、脚趾变形等变化，
普通鞋款很难适配。”在爱心鞋定制现场，湄洲湾职业技
术学院鞋类专业教师许松青一边指导学生做脚型测量，一
边用脚型数据平台做现场展示。

“脚型数据采集不仅是为老人提供舒适鞋款的基础，
也是学生专业实践的重要环节。”许松青说。

此次捐赠的爱心鞋设计着力做出的改进是：防滑橡胶
鞋底纹路增强抓地力，鞋头加宽避免挤压脚趾，鞋面采用透
气网布面料减少闷汗，后跟处的弹性海绵垫缓冲行走压
力。学生们将课堂上所学的制鞋工艺、人体工学知识转化
为实践能力，从鞋型设计、制版研发到成品成型全程参与。

“每一道工序都要考虑老人穿着的舒适度，这种带着
温度的实训让我们对专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参与制作的
鞋类专业学生柯炫杰说。

拿到免费定制的爱心鞋，好几位老人迫不及待地穿
上，反复试走。这场温暖乡村的公益行动，背后是湄洲湾
职业技术学院“一学期一双鞋”特色培养模式与校企协同
育人机制的深度融合。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主任陆宇立介
绍，学院打破传统课堂局限，要求鞋类专业学生每学期聚
焦真实社会需求完成一双成品鞋全流程制作，从选题调
研、方案设计到材料选型、工艺实现，全程对标行业标准
与用户痛点，实现“做中学、学中创”的实践育人目标。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公益社会实践

大学生为留守老人制作爱心鞋
1905年，一口新铸的铜钟从意大利

罗马漫漫东行，抵达中国，被挂在陕西
汉中城固县古路坝村的天主教堂，直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被打破宁静。

1938年3月，一群师生为躲避战火、
存续文脉，从平津西迁西安，再辗转跋涉
至陕西汉中城固县的古路坝，放下行囊，
借教堂办学。直到1946年，这口铜钟一
直用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以及后
来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生的上下课铃。

抗战时，内迁大学有“三坝”之说。
华西坝，地处大后方的“天府之国”四川
的省会成都，条件较好，被称为“天堂”；
沙坪坝，位于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供给次
之，被称为“人间”；而古路坝北接秦岭、
南连巴山，偏在深山，缺水无电，条件最
为艰苦，被称为“地狱”。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国立西北工
学院坚持高质量办学，院长潘承孝主张
理工结合，强调基础理论的教育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二
年级的淘汰率高达15%。老师们鼓舞学

生说，在抗战期间，我们在后方研究科
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当
年很多学生首选读航空专业，为的是造
飞机打日本。

学生胸怀抗日救亡的信念，卧薪尝
胆、不敢有丝毫懈怠，常熬夜苦读到天
亮，教室灯火彻夜不息，成为当地的一
道风景。同时，师生以苦为乐，课余饭
后，校园内外，山坡上、树丛中，不时
荡漾着响亮的歌声。古路坝没有电影院
也无剧院，每到校庆和春节，师生就在
教堂大院的戏台上演出京剧、话剧。

古路坝的8年时光里，学校培养学
生1400余人，从中走出了11位院士和
众多一流科技人才。古路坝这个位于秦
巴山区腹地的偏僻山村，成为抗战时期
的“大学城”，也成为中国高等工程教
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时至今日，古路坝长夜的点点灯
火，依然是一代代西北工业大学师生的
精神火种，历经岁月长河，明亮如初。

本报记者 张晨 冯丽 采访整理

古路坝，深山里的“大学城”

烽火弦歌

我们的传家宝

1938年初，国立西北联大工学院师生翻越秦岭。 西工大供图

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军工素质教育实践中心户外停机坪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军工素质教育实践中心户外停机坪。。 西工大供图西工大供图

我们的精神地标

每到节假日，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
区便成为学生研学参观的热门“打卡
地”。特别是军工素质教育实践中心户
外停机坪，歼-6、轰-6甲、歼轰-7、歼-8、
直-5以及运-20等多种机型，展开钢铁
之翼，仅今年暑期，就吸引访客近30万。

在西工大校园，还有一架略显陈旧
“瘦小”的飞机。“千万别小看它，它是西
工大师生自主成功研制的我国第一架
农业兼多用途飞机——‘延安一号’。”
西工大党委宣传部校园文化办公室主
任汪东自豪地介绍。

这架飞机，见证了新中国航空事业
的发展。

1958 年初，西工大飞机设计研究
室的年轻教师们贴出倡议书：“我们也
要造飞机！”全校师生热烈响应。校领
导研究决定，支持大家的要求。同年4
月，经原一机部批准正式立项。

学校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研制
队伍，任命飞机系主任黄玉珊教授为总
工程师，许玉赞教授为总设计师，杨彭
基教授为总工艺师，李寿萱教授为副总

工程师，师生们鼓足干劲，开始了飞机
研制。

飞机是一种高科技的综合性产品，
搞出来不容易，飞上天更不容易。机身
蒙皮的制造有困难，就在木质模型上用
手工敲打成型；在落震试验中，测不到
减震器的功量图，就在地面铺上钢板，
再在上面撒些沙子，最终测出了减震器
的功量图。在师生通力合作下，从3月
开始草图设计起，短短150天完成了除
发动机以外的全部设计、制造工作。

“蔚蓝的天空飘着白云，一号机划
破了安静的长空……”1958 年 12 月 3
日，“延安一号”在西安成功试飞，现
场万众欢呼，掌声雷动。

一所高校的师生能在短时间内造
出一架飞机，足以证明中国人能够依靠
自己的力量发展航空事业。

当时，先后参加飞机设计的有教师
17人、学生118人，先后参加试制工作
的有教师35人、学生303人。通过“延
安一号”的设计制造，西工大积累了独
立设计飞机的经验，真刀真枪地培养与
锻炼了一大批航空科研人才。

从“延安一号”研制成功起步，从
歼-5、歼-6、歼轰-7、歼-8、歼-10 系
列到歼-20，从运-7、运-8、运-10 到
运-20，从“延安 2 号”直升机、直-5、
直-10 到直-20，从新舟 60、新舟 700、
C909 到 C919、C929……西工大师生
一次次参与着、见证着中国航空事业
的腾飞。

本报记者 张晨 冯丽 采访整理

67年前，师生把这架飞机送上蓝天

我国首架农业兼多用途飞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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